
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，四月三十日，我给自己设定的

最后期限，到晚上十二点（零点）之前，如还没能泡上可以

睡一晚的女孩，今年就不会有睡觉的女孩了。

梅和眉问我这样设定的理由何在？

我说没什么理由，只是一种感觉。

老马就说，这行为是不是有点模仿的嫌疑？

我沉默了一会，然后说，也许吧，但我至今想不出我

模仿的那个人是谁。

一、第一次认识一个是女巫的女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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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着急，一小口一小口地

梅和眉是一个女孩，坐她旁边还有一个女孩，叫卡

秀。那天在场的除了老马，还有乌家学和安垠贵。地点是

梨花街花与花酒吧。时间是晚上十点过三分。他们都在为

饮着啤酒。

梅和眉最先忍不住了，责问我，早一点你干什么去

了？

她的意思是，我总爱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。

我说我一直在努力。

真的，从平安夜那个晚上开始，我就在忙这事了，难

道你们没看出来吗？平安夜我在多少个酒吧跑来跑去，你

们是最清楚的。我还负责把好多个女孩送回了家，直到天

都快亮了，我才回自己的家睡觉。

梅和眉笑起来，一个人睡的吗？我们还以为你最后把

蛛蛛带回去了，她这样说。

是吗？我很惊讶，原来你们是这样想像的？真是有名

无实。

那晚我最后送的是蛛蛛和朵朵，蛛蛛住三瓦窑，朵朵

住科华路，我是准备先送了朵朵，然后送蛛蛛，当然不一

定去三瓦窑了。但朵朵到了科华路心血来潮，不想回家

了，要去蛛蛛那里住，我还有什么话说，我总不能说朵朵

你下车吧，我要拐个弯带蛛蛛回去？所以，我只好把她们

俩一齐送到了三瓦窑。情况就是这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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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今天这最后一天你都在干什么呢？梅和眉一贯

有责问我的瘾。

上午我是睡了个懒觉，我说。昨晚我睡得晚嘛，你们

都知道。朵朵答应今晚与我联系，可看看现在已经是多少

点了？我又被骗了。中午我到华兴街吃的米线，然后去公

司晃了一下。下午我和老马坐在大慈寺的茶铺，我一直不

停地在打电话，这老马可以证明。好不容易我约动了一个

女孩一起吃晚饭，她答应了，去吃王胖鱼。后来，我正放心

大胆地和老马谈论诗歌，一个好久没联系的女孩主动约

我晚上去棕南吃韩国烧烤，我想到我已经约了王胖鱼，便

推掉了那个韩国烧烤。这期间，我还一直在与朵朵联系，

她手机关机，传呼欠费停机。到下午六点，约好了去吃王

胖鱼的女孩突然变卦，她说她妈妈生病了，她得马上去四

医院。我知道她是在撒谎。我赶紧约那个想吃韩国烧烤的

女孩，我说我突然十分想吃韩国烧烤了，但她却说，她现

在正在去天天渔港的路上，是一个男朋友请客。结果可想

而知，我与老马一起吃的晚饭。晚饭后老马陪着我又跑了

几个酒吧，这老马可以作证。在玉林南路的那个酒吧差点

就要上手了，那个女孩是个诗歌爱好者，我已经将我的诗

背诵了一首给她听，该她背诗给我听的时候，却来了一个

画画的。我一看情况不对，赶紧和马哥撤了。马哥出来便

建议我联络一个以前睡过的女孩，这样保险系数会大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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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。于是我给陈秋打电话。正好，陈秋就在附近不远的另

一个小酒吧。老马说，看来有搞了，他就不陪我了，执意要

来与你们汇合。我说好吧。但我还是对老马说，晚一点我

再与你们联系。我不是没信心，我真的是有一种预感，从

王胖鱼失约开始，我就预感到今天不可能有好结果。果

然，陈秋嘻嘻哈哈的和一大帮狗男狗女坐在酒吧里，我进

去的时候，她正疯疯癫癫地在表演一个黄色段子，看见我

之后，还要拉我一起表演。她看来是喝得不少了，竟然当

众将我们以前如何上床睡觉的事情拿出来当段子讲。我

很不高兴，几乎没怎么喝酒，默默地坐了不超过十分钟，

就出来了。然后，我给你们打电话。就是这样。

我读童话的那个年代，对女巫的故事很着迷。几个男

孩经常聚在一起幻想，要是能抓到一个女巫就好玩了。但

这愿望一直都未实现。长大了更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

童话了。不过，还是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在我身上发生，那

就是，从我在大学一年级的初恋开始，凡失恋之后，就特

别爱幻想有一个女巫骑在一把闪光的扫帚上，从午夜的

窗户撞进我们的男生宿舍。这样的幻想一直持续到我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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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毕业到公司上班之后。还有，尽管我已经长大成人，但

对那些讲述女巫故事的童话和卡通片，至今都是特别的

迷恋。这样说，或许给人一种关于女巫的有关知识我懂得

不少的印象。其实并非如此。如果你问那些女巫是从哪里

来的？仅仅这一点，我就茫然不知。我只对女巫有些什么

生活习惯，像她爱吃什么点心之类的，还略知一二。

所以，那天晚上，也就是四月三十日晚上快到十二点

钟的时候，我遭遇上一个女巫，虽然也是万分的惊讶和十

二分的不自在，但要说完全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，那是说

不过去的。

快到十二点（也就是我设定的最后期限）的时候，先

是老马说，过了十二点他进不了大门，便背起他的大书包

走了。接着乌家学和安垠贵说明天他们都要早起，因为明

天是星期一，也走了。梅和眉笑了一下，她说，不好意思，

还要回去开夜车赶一篇稿子。说完，她匆匆忙忙地起身往

酒吧外走，简直跟逃一样的。我当时情绪很低落，默默地

喝了整整一杯啤酒，才发现，人并没走完，还有一个人在

陪着我，那就是先前坐在梅和眉与乌家学之间的那个叫

卡秀的女孩。

我以前从没在任何场合见过卡秀，是那天晚上才见

的，也不知道她是谁带来的。她一直默默无语，好像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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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圈子也没多大关系。但她为什么不走呢？我端起酒杯，

示意性地和她碰了一下。

你叫卡秀？我朝她笑了一笑。

她长发披肩，衣服的色调偏冷，眉眼天然的清晰，不

化妆也很好看。

她笑着点了点头。十二点快到了，她说。说完之后，很

沉静地看着我，仿佛我和她有什么约定似的。我突然胆大

妄为地向她伸过手去。

是啊，十二点快到了，我说，你跟我回去睡觉？

她并没有推开我的手，听了我这十分唐突的邀请，她

还是那么沉静。

你经常这样邀请女孩吗？她问。

说实话，我并没有这样邀请过一个女孩。很多时候，

我都想对我中意的女孩这样说，请跟我回去睡觉吧。但

是，很多时候，我都没法将这句简单的话说出来。也许，这

就是我一直失败的原因吧。

那你为何对我就能这么直截了当呢？难道就不怕被

我拒绝吗？

我说，我也不知道，这也许是一个奇迹，你的神态给

了我直言不讳的勇气。

是吗？她笑了。但是她又说，你对我还根本不了解。

我摇了摇头，当我发现只有你还没走的时候，我觉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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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都已经无需去了解了。

她这次是大声地笑了起来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了你，我

是个什么样的女孩，你还敢要吗？

我很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那么我告诉你（她额上的一丝长发这时候松散下来

很轻盈地挂过眉梢），我是个女巫。

当晚十一点五十五分，我和这个自称是女巫的女孩

已经坐在了出租车上。我们在车上什么也没有说。我们急

着往我的住处赶。我们的手还拉在一起。途中我偷看过一

次她的眼睛，其余时间我也跟她一样，看着从出租车旁一

晃而过的街头夜景。我不无新奇地发现，还是有那么多堪

称漂亮的女孩在这午夜的街上骑车或走路。当然这样的

发现并没让我感到丝毫的沮丧，因为此时此刻我已经为

自己抓了一个在身边。那么，她又在想什么呢？我禁不住

又偷看了她一眼。

到了。

一个玫瑰色的街角，车停下。

上楼了，楼梯有点窄，还堆满了杂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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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感冒冲剂也在地板上。

几楼？

顶楼，是高了一点，但很方便上屋顶，特别是夏天。

路灯坏了，看不见钥匙，有打火机吗？

有。

好的。女巫一般都揣了打火机。

门开了。

客厅的灯也是坏的，去卧室吧，卧室有一盏灯。

拉住我的手。

灯亮了。

没有床，席梦思在地板上。

衬衫，拖鞋，书籍，

只有电脑在电脑桌上。

还有一把椅子。

我打电脑的时候才坐椅子。

我也在电脑上看

你喝点什么？现在几点了？

坏了，过十二点了。

现在，她盘腿坐在我的席梦思上。我坐在椅子上。这

个自称是女巫的叫卡秀的女孩，从进我的卧室后，一直在

微笑。她微笑地看着我。我东一下西一下地试图去拿点什

么东西在手上，但都没成功。我开始反复的搓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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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十二点过了，还睡不睡？她在问我。

我拿不定主意。我很想睡，但已经过了十二点，似乎

又丧失了要和她睡的理由。

你很讲原则，是吗？她问我，语气分辨不出是嘲讽还

是关怀。

一般说来是这样，我说。但通常我也不是很死板的

人。

她还是在微笑。就是说，你还是很想睡？

我笑了，笑得很窘迫。其实时间不是问题，我说。主要

是我还没有和女巫睡过觉，这是一种全新的经历，说实

话，我有点紧张。

她沉思了一会，然后说，没什么不一样。

没什么不一样，这话是一个开关。

那好，我说。

我从椅子上站起来。你大概不习惯开着灯？我已经将

手放到了开关上。

我不怕光，她说。

我的手便又缩了回来。我不知道现在该坐下还是就

那样站着，或者干脆和她一起躺到席梦思上？

我可不可以看一看你的脚？我问她。

因为我记得书上说过女巫的脚趾间是有蹼的。

可以，她便弯腰去解鞋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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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也自然的在她的脚边蹲了下来。看吧，她把她的

左脚抬了起来。

那是一只并不难看的脚，虽然脚趾的形状是有点特

别，不像一般女孩的脚趾，但也并没长得有蹼。而且，也和

普通的女孩一样，这个女巫的趾甲上也涂了一层淡蓝色

的荧光粉。

我说，再看看右脚。

她又把右脚伸过来让我握在手上。

右脚其实和左脚完全一样。

还想看什么？她笑着问。

很显然，我也不像开始那么紧张了。

我说，看看乳房吧。但说出这话我还是脸红了。

她很大方，埋下头解了胸前的扣子，然后又脱掉了胸

罩。

乳房有点小，但也算过得去，尤其重要的是，无论从

哪方面看，这都是一对标准的普通女孩的乳房。不过话又

说回来了，女巫的乳房我也没见过，甚至书上也从来没提

起过，我甚至不知道女巫是否应该有乳房。我伸出手在她

的乳房上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下。很光滑，也比较结实。这

次我没等她问我下一步又看什么，很自觉地就将手滑了

下去。

我摸到了她的肚脐，一个小旋涡般的肚脐。我很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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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，原来女巫（如果她真的是女巫的话）也有肚脐。也就是

说，女巫也有一个在母腹里孕育，并靠脐带吸取养分然后

瓜熟蒂落的过程。接下来我就完全相信了她所说的没什

么不一样这句话。

我们彼此都完全脱光之后，便开始抱在一起接吻。刚

和她的嘴唇接触的时候，我还刻意去体会与女巫接吻的

特殊味道，但后来就没那么冷静和理智了，整个方式都完

全像对待一个普通女孩那样，我也基本上是大汗淋漓。而

且我也发现，这女巫对我的动作并不陌生，她也完全像一

个普通女孩那样投入。她也出汗了，汗水在她的额头上粘

住了一部分最柔软的头发。

最愉快的是她的两条腿，不停地在我的背上游来游

去的，这感觉特别像一个女巫。

在这过程中我也有分心的时候，我很想回到从前去

告诉我的那些伙伴们，我在三十岁的时候终于抓到了一

个女巫。真的，我特别想讲这个故事。

又是梨花街花与花酒吧，时间是一周以后。人还是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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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星的

些人，只是，原来卡秀坐的那个位子换了另一个女孩，她

叫什么名字？好像是有人介绍过，但我没记住。梅和眉讲

了一个同事的笑话。老马出了一个谜语让大家猜。然后，

安垠贵和乌家学这两个娱记又开始眉飞色舞地谈论起女

闻。我闷闷地喝酒。梅和眉突然拍了我一下（她

仍然是坐在紧靠我的位子上），又开始责问我了，你为什

么一晚上都不说话呢？她真是责问我有瘾。以公而论，我

其实还是她的领导。我很不高兴地说，难道你们都把她忘

了吗？这么几天来怎么就没听见你们提过她一次呢？谁

呀？他们很吃惊我会有如此异样的情绪。我说，还有谁？当

然是卡秀了。哈，梅和眉大笑一声，那个女巫？她用手指着

老马，你们还记得她吗？她又转头看着乌家学和安垠贵，

上次是谁带来的？老马看着梅和眉，不是你带的吗？梅和

眉说，我什么时候带过？我从来就不认识她。然后她又指

着我责问，她不是和你一起进来的吗？我说根本不是那么

回事，谁都看见我是一个人进的酒吧。然后我反问她，你

不认识她，但你又怎么说她是一个女巫呢？梅和眉说，她

就是一个女巫，难道她不是一个女巫吗？说完这话，她便

意味深长地看着我。怎么回事？老马问。乌家学和安垠贵

便异口同声地说，看来真是个女巫。梅和眉很得意地一仰

头，我说是就是。

我用眼睛看着那个坐在卡秀曾经坐过的位子上的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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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，我问她，你是不是一个女巫？我看见她的脸一下就红

了起来。她想笑，但又马上用手捂住了嘴，然后用低得几

乎听不见的声音说，我不是。承认是女巫又有什么关系

呢？我有点逼人就范的架势。那陌生女孩使劲地摇头，我

不懂你们说的女巫是什么意思。我说也没别的意思，假如

你是一个女巫，今晚你就跟我走。干什么呀？女孩瞪大了

眼睛。睡觉，我说。女孩沉默了片刻，突然就很生气地站了

起来。你以为我很幼稚吗？她吼道，并一掀椅子离开了座

位，几乎是飞一样地向门口跑去。我一动不动地坐着。那

天晚上，我没有看见女孩跑出门去的身影，但我看见了梅

和眉笑得很愉快的样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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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没什么聚会。最近没什么艳遇。最近成都老是下

雨。最近听说，塔子山公园将有个女巫聚会。

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是老马。老马说，这消息来自她

的女朋友王燕。

老马的女朋友我见过一面，是个大嘴巴女孩。那次见

面是在动物园，我和她一共有过三次对话，每次对话都很

短。

第一次是我们走过放养河马的水潭，我对老马说，河

马的嘴巴实际上并没有鲸鱼的嘴巴大，但当说到世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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嘴巴最大的动物是什么动物时，正确答案还是河马，你知

道为什么吗？

老马平常是个思维敏捷的人，但对这个问题他却半

天回答不上来。他不停地用眼睛去瞟旁边的王燕，王燕就

对着我冷笑了一下，你是在讽刺我吗？我赶紧解释，王燕

你误会了。

第二次是我们去看了大象之后，在一个冷饮铺前坐

下来，我和老马一人端一杯散装可乐，王燕在吃冰糕。天

气热得想脱衣服，这时一个女人走了过来。我对老马说，

这么丑的女人也长了一对乳房。说过这话我马上就后悔

了，还没等老马用眼睛去瞟王燕，我先就心虚地瞟了王燕

一眼。王燕也正拿眼睛斜着看我。然后她把没吃完的冰糕

向空中抛了出去，说，大象还长了那么长的鼻子呢。老马

就笑。我却没明白王燕说那话是什么意思。王燕说过之

后，自己也笑。我就想，她是不是在讽刺我呢？但又想不透

她在讽刺我什么。

第三次是我们快要走出动物园门口了，这次是王燕

先说话。她说，你们猜我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动物是什

么？我没有马上去猜。她是老马的女朋友，我想这问题应

该由老马来回答。但老马像没听见似的，或者是听见了但

根本就没有要去猜的兴趣。我觉得不能让朋友的女朋友

显得难堪，只好鼓励自己努力去猜想这女孩提出的最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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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象？

欢和最不喜欢的问题。最喜欢的是大熊猫？她摇摇头。是

。热带的动物我都不喜欢。那么，是北极熊？愚

蠢。我对她的用词感到几分不快。我说我猜不出，你就说

出来吧。她不说，猜不着就算了。算了就算了，我心想。但

她却又要求，再猜一猜她最不喜欢的。我看了看老马，他

还是没有要去猜的意思。只好，我接着又猜。老鼠？她笑

了，老鼠也算是动物吗？我一直把老鼠是当成动物的，但

她这样一反问，我也不好坚持了，再说我本来就对那东西

没什么好感。但老马耐不住了，他说王燕，你就干脆说你

不喜欢大象嘛。王燕很满足地笑起来。

老马请我帮他观察一下王燕。他是在电话上提出这

个请求的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问老马。老马说，见面说吧，

总之，这段时间你要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

到老马宿舍的时候，王燕不在。老马说，下楼买卫生

巾去了。但他又怀疑王燕其实是鬼鬼祟祟地出去打电话

去了，因为他翻看过王燕的包，里面还有卫生巾。究竟怎

么回事？我认为他是不是因为最近太紧张了。老马说，这

和塔子山的女巫聚会有关，他怀疑王燕也可能是一个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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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平均一周半带回一个女孩。有时我在酒吧呆

。不过我得

巫。这几天她经常背着他打电话，说是和老同学联络，其

实是在跟那些女巫打电话。有次她躲在厕所用手机打，被

他偷听到几个句子，她们已约好下周四在塔子山集合。

呼

我曾经在四月底睡了一个女巫的事在圈子里传得很

开，老马找我，就是要我运用经验（可能也包括一点专业

知识）验证一下他的女朋友是不是一个女巫？要说知识我

是有一点，但说到经验我其实并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充

足。那个叫卡秀的女孩我就睡过那一次，那天她什么时候

从我床上起来并离开我那阁楼的我都不知道。那晚我做

的梦太多了，一个紧接一个，以至于老是醒不过来。后来

我按她给我留的呼机号多次与她联络，对方的声音很陌

生，说我呼错了（呼机号是：

承认，卡秀那女孩的确给我这几个月带来了好运，现在我

基本

然一动的目标，这就叫机遇。

呆地坐着，很希望那个是女巫的女孩突然出现，虽然她再

没出现，但我每每想她的时候，就会发现，不远处又多了

一个值得

我对老马说，那只好试一试了。不过细想起来，王燕

是你女朋友，这样做还是十分难为情。

老马说，他对我有百分之百的信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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